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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冬后隔了个把星期，长沙突然放晴，艳

阳高照，天色瓦蓝，气温高达 23 摄氏度，正是

所谓的“小阳春”。十五六号又恰是周末，于是

我们几位老友相约了去浏阳看老段、晒太阳。

一路上阳光从车窗外射进来，坐在车内只有

一个动作可以反复做：脱衣服。我看到田垅上

远远走着的穿短袖 T 恤的人。

老段就是段江华，油画家，他在浏阳高

坪镇把一个废弃的供销社改造成了以他的

名字命名的乡村美术馆。开馆三年来，老段

以一己之力将这里打造成了当地的文化名

片。我每次来，都在他的美术馆里遇到慕名

而来的参观者。去年遇到的客人中，竟有从

北京来的。

乡村美术馆门前就是小溪河，不远处，小

溪河与大溪河交汇，当地人叫双江口，自此，

哗啦哗啦流着的水，正式的名字就叫浏阳河。

而我在长沙的居所，不远之处便是浏阳

河汇入湘江的地方。黄昏时分，我喜欢来这里

散步，看灯光星光从水面跃起，在心中与空中

璀璨。

我们坐在老段的乡村美术馆的露台上晒

太阳，喝茶聊天，我脱得只剩一件衬衣，背上

肩上都是暖洋洋的。

我们也坐在小溪河边的村咖啡店里喝咖

啡。同坐在城里的咖啡店喝咖啡相比，乡村咖

啡的场景更是让一种野趣替换掉了你的熟悉

得近乎麻木的经验，你品尝到了咖啡因之外

的另一种陌生的况味，你于是兴奋无比。

在浏阳，让人兴奋的事太多了，吃的、玩

的、看的、听的，数不尽数。当然最让人兴奋无

比的，是看浏阳的烟花。

老段安排我们晚上到天空剧院去赏烟

花。

天空剧院是开放性的露天剧院，无顶棚

设计，可容纳上万观众，就在浏阳河畔，以山

水实景作舞台，与自然环境相融合。

我最喜欢的明末清初的文人张岱，在他

的“墓志铭”里写过他的许多爱好，比如好鲜

衣、好美食、好骏马、好梨园、好鼓吹等等，其

中就有一好：好烟花。我猜他的这一好，就是

好烟花的绽放之美、声响之美、喜庆之美、如

梦似幻之美。而浏阳的烟花，那是中国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也是饮誉世界的中国文化名片。

浏阳是全世界最大的烟花生产和出口基地，

浏阳烟花远销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曾

在 北 京 奥 运 会 、上 海 世 博 会 、北 京 APEC 会

议、G20 杭州峰会、国庆庆典等众多的国内外

重大活动中绽放，向世界展示出中国烟花不

可思议的视听魅力。

浏阳烟花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唐朝，距今

已有 1400 多年，据传是药王孙思邈在浏阳隐

居时发明的。它的制作技艺已在 2006 年被列

入 首 批 国 家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 性 项 目 。

1000 多年的发展，至今品种繁多，从传统的鞭

炮、喷花、旋转类到现代的礼花弹、组合花盆、

舞台冷焰火、特效烟花等，应有尽有，且不断

地推进科技创新，大力发展微烟、无硫、安全

环保的新型烟花，并融合音乐、数字控制、无

人机等技术，打造出了震撼人心的大型艺术

焰火表演。从文化意义上说，烟花与中国人的

传统节日和重要庆典总是紧密相连的，比如

春节呵元宵节呵总要放烟花，婚礼呵开业呵

也要放烟花，它承载的是中国民间驱邪避祸、

祈求吉祥的文化心理。

晚饭后从乡村美术馆所在的高坪镇双江

口村到天空剧场，沿途到处是车，越往前走，

道路两旁凡能驻车的空地都停满了车。快到

天空剧场，所有的路口只看到交警们在指挥

疏通着缓缓移动的车流。我们说浏阳人真爱

热闹呵。给我们开车的村支书老李说，不止是

浏阳人哦，还有好多是从外地来浏阳看烟花

的咧。

这台烟花秀，是结合了戏剧来燃放的。

剧中有三个人物，孙思邈、谭嗣同和屈原，都

与浏阳的历史有关。逢到剧情关节处，烟花

腾空而起，变化无穷，烘托着戏剧的情节与

情绪。我们从看台望去，烟花的燃放点来自

浏阳河的对岸。我拿手机拍烟花，回来后慢

慢翻看，那真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七彩纷呈，

美轮美奂。后来夜天里还演绎了无人机群由

电脑编程组成的龙的形象，真是奇巧得不可

方物。到最后戏剧高潮时，空中群花怒放，银

树琼枝，千变万化，恍入梦境。张岱在《陶庵

梦忆》里写过一篇“鲁藩烟火”，文中有“端门

内外，烟焰蔽天，月不得明，露不得下。”句，

形容烟火之盛，极是传神。张岱所写的鲁藩

乃山东兖州城内的鲁王府，你想一王府之烟

花，再妙极，恐怕也不能同我们的浏阳烟花

比 。辛 弃 疾 有《青 玉 案》词 ，“ 东 风 夜 放 花 千

树，更吹落，星如雨。”虽不是写的浏阳烟花，

但是用来形容浏阳烟花在夜空中的绽放之

美，真是再恰当不过。

这天夜里看烟花，场内万把人，场外人应

是场内人数倍之多。我们回去，李支书说，平

时从天空剧场到乡村美术馆，开车也就一刻

钟左右，但只要是放烟花，路上就堵得不像

话，个把钟头都开不回去。买不到剧场票的

人，都在外面的空坪隙地上看，那真是车如

海，人如海，不要说天上的烟花壮观，地上看

烟花的人，散场时的那种拥挤热闹的场面，同

样也是壮观。

名家新作

浏阳烟花
何立伟

走进东方书店那一刻，仿佛推开了一扇时

间的门。门楣上“1926”几个数字，不是冰冷的

刻痕，而是时光的印记，引我步入一条幽深的

历史回廊。店员轻声细语，道出胡适先生学生

王嗣顺创办此店的渊源，更提及那些曾在此流

连的身影——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每

个名字，都像一颗星，曾在暗夜里灼灼生光。于

是，我这偶然的过客，便在昆明老街这方寸之

间，与一段风雷激荡的岁月，不期而遇。

一楼是逼仄的，书山册海，快要将这狭小

空间撑破。旋梯也被书籍暖心地包裹，踏上

去，脚下传来绵软、带着岁月质感的吱呀声，

不似木头的呻吟，倒像是光阴在低语。

二楼是另一番天地。光线氤氲，像被时光

打磨过的绸缎，温润而安详。空气里浮动着旧

纸与微尘混合的气息，那是历史独有的芬芳。

目光所及，书山巍峨。横梁上，是那些早已嵌

入史册的面孔。他们静默着，又仿佛在无声地

言说。

看，胡适先生那圆框眼镜后，是睿智而温

和的目光，嘴角含着一丝从容的笑意。作为东

方书店创始人的老师，他的精神，似乎早已成

为这里的梁柱。我仿佛看见，他的目光正与闻

一多先生炽烈的眼神交汇。一位是“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的理性哲人，一位是“拍案而起”的

刚烈斗士。两种截然不同的风骨，在这小小空

间对话，共同诠释着一个时代的厚度与广度。

梅贻琦先生的神情温润中透着刚毅。蓝

布长衫褶皱里，似还藏着西南联大跑警报时

的尘土，与在昏灯下处理校务的疲惫。一旁的

赵元任先生，仿佛刚放下 1938 年记录昆明街

头的相机，目光里藏着语言的韵律与远行的

风霜。朱自清先生依旧背影单薄，眉头微蹙，

仿佛仍在构思他未竟的文章。李公朴先生温

文尔雅地笑着，这笑容背后，是一个民族最硬

的脊梁。林徽因先生穿着素雅的旗袍，眉眼如

新月般清秀，目光里却含着山峦般的坚毅。而

徐志摩先生清俊的面容和眉宇间挥之不去的

浪漫与惆怅，为这片空间平添几分康桥的柔

波与云彩。

在这独特的时空长廊中，我久久伫立，于

这些疏朗的眉目与清亮的眼眸间流转。周遭

游客的絮语渐渐退去，耳畔似乎响起了历史

的回音。此刻，这书店不再是书店，它是烽火

连天里一座倔强的文明堡垒，是破碎山河中

一盏不灭的孤灯。

窗外，曾是呜咽的警报与弥漫的硝烟；窗

内，这些民族的魂魄，正从一册册书中汲取不

屈的力量。他们于烽火中衣冠南渡，在茅屋土

墙间，将文明的火种小心翼翼地守护、传递。

山河重光时回望，他们种下的，何止是诺贝尔

奖的荣耀与“两弹一星”的功勋？那更是一个

民族在泥泞之中仰望星空的全部尊严。西南

联大的历史，是一个关于勇气、坚韧、智慧与

希望的故事，而这些将读书视为“天下第一等

好事”的大师，正是这个故事最动人的灵魂。

我的思绪正沉湎于这往昔的洪流中，却

被一阵轻快的脚步声扰动。是远道而来的长

沙劳模刘婷、汤烈，他们像发现了宝藏的孩

童，眼睛亮晶晶的，在一排排书架间穿梭，寻

到一本合意的，便倚着书架读起来，那份专

注，仿佛周遭的世界都已与自己无关。

不一会，又见益阳来的劳模王东晖，痴痴

地看中了书架顶层的旧籍。她扶着古朴的木

梯，小心翼翼攀上去。斜阳从窗格透入，为其

身影镀上金边。那一瞬间，她的身影竟与墙上

梁启超、陈寅恪、钱穆、金岳霖、华罗庚等先贤

的影像有了重合。恍然惊觉，那一代人，是为

危亡的民族寻找出路，在精神的阶梯上艰难

攀登；而我们这一代，或许是为安顿疲惫的灵

魂，在知识的海洋里默默打捞。形式虽异，这

份对书的虔诚、对精神的渴求，却是血脉里相

通的温柔。我站在梯下，自然而然成了她的保

镖，守护的与其说是她，不如说是这一刻的安

宁而神圣的阅读时光。

离开时，暮色悄然漫上文明街的屋檐。回

望这静默的书店，它像一位不言不语的智者。

历史的长河滔滔向前，从不因谁而停留，

我们这些偶然掠过水面的面孔，终将随波逝

去。但总有一些东西，会沉淀为河床下的基

石，如同这书店，如同它所承载的“刚毅坚卓”

的西南联大精神。它无声地诉说着：无论时代

如何喧嚣，那一等一的好事依然是读书。在书

中，我们与过往的高贵灵魂相遇，也与内心那

个纯真的自己，久别重逢。

周 末 带 女 儿 去 长 沙 铜 官 窑 国 家 考

古遗址参观，16 岁的她被陶艺作坊深深

吸 引 ，执 意 要 体 验 一 把 制 陶 工 艺 。在 工

作人员的耐心指导下，她完成了一只泥

塑储蓄罐。付过费用待入炉烧制后再快

递 给 我 们 。我 问 女 儿 为 何 要 做 储 蓄 罐 ，

她说老师告诉学生要有储蓄观念。我听

后颇感欣慰。

储 蓄 作 为 我 国 最 传 统 的 财 富 积 累

方式，在国人心目中既是最大众化的投

资理财方式，也是抵御意外风险的基本

保障。储蓄罐的历史可追溯至 2000 多年

前 的 秦 汉 时 期 ，秦 代 称 其 为“ 缿 ”，汉 代

称“扑满”。秦代《关市律》记载，“缿”用

于商贩交易时暂存钱币，是早期的储蓄

罐；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扑满”的

特 点 ：“ 有 入 窍 而 无 出 窍 ”，即 钱 币 装 满

后需打碎取出，故称“扑满”。满则扑之。

远 古 时 期 ，储 蓄 罐 多 为 陶 制 ，腹 部

浑圆，投币口位于上方，少有装饰，体现

古人崇尚节俭之风俗。

后受经济形势的影响，储蓄罐形制

日 渐 多 样 化 。如 古 滇 国 出 现 青 铜 储 贝

器，尤其是长沙窑出土的褐彩圆圈纹瓷

扑 满 ，带 有 提 手 和 装 饰 纹 样 ，实 用 与 美

观兼具。

我拥有第一只储蓄罐，是在上小学

三年级的时候。那年班级开展勤俭节约

活 动 ，要 求 人 人 需 有 一 只 储 蓄 罐 ，把 平

日不用的硬币积攒起来。我找同学要了

一节两头密封的大南竹，自己动手用小

钢 锯 在 竹 筒 上 部 锯 开 一 道 能 够 塞 入 钢

镚和纸币的口子，将平日里不用的零钱

塞 入 竹 筒 储 存 起 来 。大 半 年 后 ，同 班 的

一位男生因重病住院，学校举行捐助活

动，要求学生们助人为乐，献一份爱心。

我回家后用刀劈开竹筒，将积攒起来的

四元三角两分钱悉数捐出，获得了学校

的表扬。

百 姓 把 懂 得 储 蓄 的 人 称 为 最 清 醒

和 最 自 律 的 人 。古 往 今 来 ，有 众 多 与 储

蓄 相 关 的 典 故 广 为 流 传 。《后 汉 书》记

载，东汉名臣杨震，清正廉洁，一生不贪

不占，他的子孙们为了传承这种节俭的

美德，用陶土制作了一个圆滚滚的小罐

子 ，上 面 开 个 小 孔 ，专 门 用 来 存 放 平 日

里 不 用 的 钱 币 。等 到 罐 子 存 满 ，将 其 取

出用于扶贫救困。杨震的子孙们也因此

受 到 百 姓 的 尊 崇 ，并 载 入 史 册 ，流 传 至

今。

在老舍名著《骆驼祥子》中，储蓄罐

不仅是祥子的存钱工具，也承载了他对

生活的期待与梦想。每当祥子面临困境

时，平时储存血汗钱的闷葫芦罐儿就会

给予他鼓励和安慰，使他在艰难的生活

中依然保持着对未来生活的希望。

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

藏着一件特殊的储蓄罐，是一根三尺长

的大竹筒，虽已历经 70 年沧桑，却仍能

看 清“ 抗 美 援 朝 生 产 捐 献 集 金 桶 ”几 个

大字。资料记载：1951 年 6 月，中国人民

抗 美 援 朝 总 会 号 召 全 国 人 民 开 展 武 器

捐献运动，通过增产节约筹集资金购买

飞 机 、大 炮 等 支 援 前 线 。这 个 大 号 竹 筒

储蓄罐，是湖南省湘潭县勤杂工谭楚云

老人为响应号召自制而成。他每天利用

工余时间挑水卖钱，将所得收入存入竹

筒，最终将积攒的钱款全部捐献给了中

国人民志愿军。

光 阴 荏 苒 ，斗 转 星 移 。随 着 社 会 的

不断进步和发展，如今已是电子支付盛

行的时代，储蓄罐也逐渐淡出人们的日

常 生 活 。可 在 百 姓 的 记 忆 里 ，曾 经 那 一

只 只 圆 滚 滚 的 储 蓄 罐 ，分 明 储 存 过 希

望 ，储 存 过 力 量 ，也 储 存 过 我 们 一 点 一

点投进去又不得不打碎的旧时光。

立冬刚至，姚茂椿带着

新 近 出 炉 的 诗 集《霞 光 漫

过》，还有早先的《放飞》《苍

山血脉》《和吟声声》诗歌散

文 集 子 ，急 匆 匆 地 踏 上 归

途，返回故乡新晃，捐赠给

县档案馆和县图书馆，将这

几十年用心血挥洒的文字，

永久地留存在故乡。

“新晃是我的胞衣地，

也是我的文学原乡。”问及

为何有此举动，姚茂椿饱含

深情地说，“我的血脉和文

字的源头都在故乡。”

30 多 年 前 ，风 华 正 茂

的姚茂椿，走出乡关，还是

个文学“愣头青”，随身携带

的 大 木 箱 里 ，是 一 堆 朴 素

的、单薄的内刊。那个墨香

味，他永远都忘不了，在心

里飘荡了一辈子。

这些内刊虽不知名，甚

或主编亦未必专业，却是文

学草根生长的沃土。姚茂椿

早期的作品，就是发在县文

化馆编的《 水文艺》上。那

些登不了“大雅之堂”的篇

章，如同他在一首《无名树》诗中写道的一

样：它肯定有过姓名，很久以前，一定很美。

但现在，谁也叫不出它的姓名。

当年，姚茂椿也曾亲手编过内刊，那是

在新晃乡下扶罗中学教书之时。他见同学

们 写 作 热 情 高 ，便 萌 生 了 办 刊 的 念 头 。谁

知，他把想法向校长及语文教研组长一提，

他们非常赞同。

征稿启事一发，散文、诗歌、小说等如

雪片般飞来。这些身处边远大山里的学子，

创作激情和对文学的渴望，是多么狂热。他

与几位老师，从中挑选 20 多件作品，加班加

点刻印成册。

这本内刊叫《花街》，编印于 1983 年 5

月，虽仅出一期，却让他铭记至今。封面由

教过他的杨老师设计，草书“花街”二字苍

劲，花间蝶舞，一只小梅花鹿好奇探首，一

条蜿蜒小径静静伸向远方。翻开扉页，是一

段寄语，姚茂椿至今记得开头两句：

“我们踏着古朴的花街，从山里来了，

摘来嫩柳枝头那片清新。

我们在洒满阳光的山塘，投下一颗希

望的石子，溅起一片理想的涟漪。”

在那个文学炽热的年代，这些小内刊

犹如旷野中倔强生长的小草。姚茂椿不仅

在这里耕耘文字、种下文学的种子，更结识

了一群文友，互学见长。

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从母校调入县

城 不 久 的 孙 南 雄 老 师 。孙 老 师 在 散 文《火

铺》里写道：在山区的侗家，没有一户人家

没有火铺。为什么叫火铺，只是因为有一个

火塘。一走进侗家屋里，乡亲们的第一句话

就是“请上火铺”。他的《跟着小河走》，写的

正是天天相伴的平溪扶罗河。姚茂椿读来

倍感亲切，也深受触动。两人之后成了忘年

之交，在小城传为佳话。即便后来孙老师年

过 八 旬 、居 于 湘 潭 ，姚 茂 椿 仍 专 程 前 去 探

望。

当年家乡的龙溪诗社，成员较多，影响

较大，在全国、全省的征联征诗活动中屡获

奖 项 ，诗 联 经 常 登 上 报 刊 。新 晃 由 此 成 为

“中国诗词之乡”。姚茂椿至今珍藏着一本

《龙溪诗讯》，时常翻阅。其中序诗《欣迎侗

族文学会在新晃召开感赋》：“当家自治五

旬年，侗汉苗回创大千。 水清澄融瀚海，

晃山苍翠绚坤乾。欣迎侗学文研会，喜结诗

乡翰墨缘。社会和谐春永驻，与时俱进绘宏

篇。”作者姚本星，时任县委副书记。姚茂椿

曾 听 他 作 报 告 ，讲 退 耕 还 林 ，满 口 乡 音 土

话。一场报告下来，百姓心领神会。姚茂椿

却从这朴素的土话中，听出了诗意。这些乡

音乡情，也成为他日后创作中丰沛的源泉。

“小时候做农活或走亲戚，走在午间燥

热的路上，口渴去到泉井边，看到井边放有

竹瓢，有的水里放有青草打的结。”姚茂椿

说 ，“ 这 个 草 结 就 是 草 标 ，它 提 示 井 水 安

全。”于是，他在《我的胞衣地》组诗一首《草

标》中写道：“路标，像灵泛的山娃，为远行

的足迹指引；井标，像轻盈的姑娘，在泉井

舞蹈；界标柴标，是威严的寨老，令所有邪

念退回。”

我与姚茂椿初识于怀化，一别数年未

曾深谈。没想到，他在从政的路上，不止于

“政论”，文笔更是“爆棚”。无论是下乡调

研，或是驻点扶贫，一路吟唱，感怀抒情，初

心不改，以独特体验，辟文学蹊径。

在 长 沙 举 行 的《霞 光 漫 过》新 书 分 享

会 上 ，湖 南 省 诗 歌 学 会 副 会 长 、著 名 诗 评

家 草 树 认 为 ，姚 茂 椿 是 一 个“归 来 者 ”，相

比博客时代的“归来者”，晚了 20 年，但年

轻时代的诗歌火种，没有在他漫长的从政

岁 月 中 熄 灭 。从 诗 歌 生 态 学 来 看 ，堪 称 一

个奇迹。

（作者系湖南日报原编委、湖南省作家

协会会员。姚茂椿，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湖南省诗歌学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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